
满室生香。

雪晴集书画室，高古质朴，有林

下风致意境。这种地方，对于一个稍

通文墨的人，会感觉被高贵包裹，茶

香，墨香，檀香，微醺中让人醉意朦

胧，仿佛自己也高雅起来。

我立于一幅足有十多米辐辏的

长卷前，凝神端详凤凰县当地一位书

画家的书法作品。

作家范诚介绍，书画家刘鸿洲已

年逾八十，质朴端方，内敛热情，因为

草根，声名暂不能远足。

长卷所书内容是刘鸿洲先生自

己的文章，三千多字，以楷书之。整

幅作品，金钓银画，气息平稳，内力深

厚，布局严谨，让人不能不膺服刘翁

书功的结实。

凤凰因了沈从文，这只雏鸟才越

长越大，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而最

近几十年，又因了画坛怪才黄永玉，

更将凤凰搅得风生水起。一江沱水，

满城文化。两位巨子，光焰千丈！

沈黄叔侄的光焰虽可照亮凤

凰，但有时又未免不遮蔽了其他人

的光彩？

刘鸿洲书画雅致俊朗，曲致有

性，无论山水花鸟，古神今韵，自成风

格。且为黄永玉嫡传弟子，但在业

界，并不声名响亮。

朋友介绍，黄永玉当年落难时回

到凤凰，时人避之唯恐不及，但作为

知青的刘鸿洲，却从下乡的知青点跑

来探望落魄的黄永玉，并说，老师不

要愁，我们就是砍柴也要养活您！

世危见真情。“顽童”黄永玉被感

动得泪眼婆娑。这个乐天乐地一辈

子的老头，记住了这个憨实敦厚的湘

西汉子。

我再一次侧望身旁的鸿洲先

生，他仍然是一派谦和，淡定，憨厚，

既有君子之雅，又有田园之气，让我

想起被称为“田园宰相”的王憨山先

生，我们第一次相见，其情状，气味

何其相似？

我又一次转身凝望沈从文的半

身塑像。慈祥，温文尔雅。历经坎

坷，但脸上见不出沧桑。此前，我在

凤凰的文昌阁小学参观时，在一棵百

年楠木面前驻足良久，怎么也想不

到，一代文豪，当年被老师罚跪在这

里时，竟是一个顽劣少年！如果说黄

永玉小时候可以上屋揭瓦，倒是让人

不觉费解。但沈从文举手投足，谦谦

君子，慈眉顺眼，一派忠厚。这样一

位敦厚的长者，实在看不出有顽劣的

基因。

我思我索，恍惚间突听有人招

呼，大家一起来合个影吧！

这是雪晴集庄主李文彦的声

音。当年他和父亲李顺民，就是追随

沈从文的脚步，由海南而来凤凰。他

们当然看到此处的商机，看到此处发

展的未来，但内在的，也许更重要的

是，的确是有一种文学的情结，是对

文学大家的仰慕，

李文彦不仅是一位儒商，更是一

位文学的赤子。那种从骨子里透出

文人的味道，那种对文学眷恋的执

拗，那种行事的风格，那种充满理想

色彩的追求，那种新奇又不失古风的

创意，注重情感，情趣，情调，莫不铺

满了文学的底色。这不由得让我想

起我的另一位朋友叶文智。

生活中，我们常见那种口若悬

河，信马由缰的人，起初还让你刮

目相看，久处方知是夸夸其谈而一

事无成的论家。文智是言行合一，

总能将他的奇思妙想付诸实践敢

想敢干的“行动领袖”。他的每一

创举，都搞出很大的动静，他的每

一动静，都取得很大的成功。湘

西，是他文旅布局谋篇，运筹帷幄

的首创地。无论是飞越天门，还是

棋行天下，尤其是插上当今媒体的

翅膀，总能让万众瞩目，举世皆

惊！事件虽已远去，但它都巳成为

这片山水厚重的文化积淀。

文化便是如此的深远，它如一根

长长的丝线，牵绊你的灵魂，触发你

情感的多种音符，弹拨出心中最美的

歌曲。

雪晴集，就是被这种音乐缠绵，

它沉浸在沈从文文学中，一楼一阁，

一亭一廊，一石一水，一草一木，都被

文化深深的干预，演化成一个湘行散

记的园林，与其说他是民宿，倒不如

说他是“文宿”。即便是一位对沈从

文并不太熟悉的人，在此逗留半日，

也会被他深深感染，知道了从文之于

凤凰，有一种血肉不能分离，水乳天

然交融的情愫。他是这座古城的文

脉，是这片山水的灵魂。

我漫步于雪晴集亭阁廊桥，山道

石栈，心想，这不就是对沈从文散文

的沉浸式体验？几乎无一处不弥漫

沈从文的气味，几乎无一处不是沈从

文的符号。但唯一遗憾的是，整个雪

晴集，缺了一点沈从文的真迹，哪怕

是只字片纸的文稿，也可以让我们触

摸到大师的体温。

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桩旧

事，当时我们一行文人来凤凰采风，

住在一个较为简陋的酒店。叶文智

闻讯后，执意要将我们换到他麾下的

万寿宫。他在电话中言辞恳切的说，

立马换过来，你们来我的万寿宫，绝

对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连夜搬迁，果然让我们一惊，万

寿宫堪为当时凤凰住宿翘楚。他的

精致舒适的确令人感叹。然而这还

不是不一样感受的全部。

第二天晨起，漫步庭院，忽逢一

微掩大门，好奇心促使，推门而入，晨

曦中只见扎染布悬挂于高耸的梁柱

之上，跌宕起伏，大开大合，一派旧时

染房的气派。朋友中湘西人氏凌宇

介绍说，这是凤凰的扎染，不输贵州

蜡染。闻言，大家便对那染布投去别

样的眼光，禁不住赞叹一番，称道万

寿宫布局，有艺术的眼光，采撷住了

凤凰民间艺术的瑰宝，其营造的意

境，与众不同，别开奇境！

当大家正沉浸于扎染的欣赏中，

忽听有人大声叫道，快来快来，这里

还有好东西！待大家走过去一看，不

由得暗暗叫好，玻璃柜中，居然展示

黄永玉的数十幅真迹，虽多为小品，

但其间洋溢的黄氏独有诙谐，幽默，

智慧，变形，夸张，鲜明的特色，让这

些小品大放异彩，叫人捧腹大笑，回

味无穷。

仅此一举，便让这小院熠熠生

辉，流光溢彩。

大雅大俗。凤凰的这个早晨，给

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有朋友认为，文化和旅游，两者

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东西，前者是民族

的灵魂与集体的意志，它自觉和不自

觉渗透于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的血

脉中，影响你的行为规范，左右你的

精神认同，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

好在文旅的融合，已成趋势，业

界一批优秀的领跑者，已经深刻认

识到文化之于旅游，将是长久生命

力的关键。人们知道，一篇《岳阳楼

记》，让这座千年名楼，屡毁屡建，巳

为不朽，这便是文化的力量，经典的

胜利。

雪晴集逗留两日，竟让我弄不清

这是沈从文纪念馆，还是凤凰高档的

民宿？它的文化的含量，已经让凤凰

郊外这座山野民宿雅趣横生。

□
梁
瑞
郴

雪
晴
集
的
雅

名
家
美
文

□□ 杨蕾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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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

铧

□
姜
利
晓

农 人 ，总 是

用你和这土地深

入浅出的交流，

多少年来的相濡

以沫，彼此早已

是那样的心有灵

犀，被犁铧翻阅，

泥土之下，藏着

农人一个个的梦

想。

瘦骨嶙峋的

样子，骨骼却依

旧硬朗，多像是

祖 祖 辈 辈 的 农

人，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日子，打

磨出了他们那钢

铁般的骨骼。

舍不得闲下

来的犁铧，总是

被打磨得锃亮，

就像是舍不得闲

下 来 的 农 人 一

样，泥土里，藏着

他们一生中最美

好的时光。

仿佛是一支

别样的大笔，在

这一望无际的田

野上别致书写，

那郁郁葱葱的五

谷，那满目葳蕤

的风景，都是被

你 书 写 出 的 葱

郁。

当我们享受

着一日三餐和人

间 烟 火 的 美 好

时，犁铧之光，是

最最晶莹剔透的

闪亮……

下午，我在单位正忙得不可开

交，突然手机响起，一看是母亲打来

的，我随手就按下了免提键。只听

母亲说：“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风，

还要降温，一会儿下班后一定尽快

回家……”没等母亲说完，我简单地

应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同事王姐

看到后对我说，以前她的母亲也是

如此，可如今那个提醒她的人不在

了，甭管天气怎么样，再也没人给她

发天气预报了……

平日里，我也经常听同事们说

家里的老人对天气预报最上心，看

完《新闻联播》一定会守着电视机等

着看《天气预报》，有时看完了中央

台，还要继续看地方台，明明是最少

出门的人，却对天气预报特别着迷，

大家纷纷表示不理解。王姐的那番

话，好像一下点醒了我。

这时，办公室外的树开始晃动，

楼下电动车的报警声此起彼伏，室内

的窗帘也不时被吹起。真的起风了。

风声时大时小，看样子一时半

会儿停不下来。于是，我赶紧拨通

母亲的电话，告诉她我会晚一点到

家，并让她放心。

下班时间到了，但同事们一直

等到风速渐渐变小才离开单位。

晚饭时，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

桌上的台历，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

今日下午有大风，降温。这是母亲

的字迹，或许她是怕自己忘了，才把

天气预报记在了日历上。

姥姥生前也是如此，她老人家

不仅关注天气预报，还专门找了一

个小本子做记录，每当有恶劣天气

来袭，姥姥就会给孩子们挨个儿打

电话。母亲不像姥姥那样记录，只

是会把一些突发的，或者她认为重

要的天气预报记在台历上，并对我

千叮咛万嘱咐。

晚饭后，我站在阳台上望向远

处，外面的树直直地挺立着，夜空

明净透亮，天上的星星看起来比以

往还要近一些。谁能想到在如此

静谧的夜晚来临之前，曾有过狂风

大作？

老话说天有阴晴，天气的变化

谁也无法左右，但是母亲对孩子的

牵挂却是永恒的。她没有办法改变

风向雨势，却想用自己的方式帮孩

子躲避一些风吹雨打。我曾在一位

同事的手机上发现，她的手机界面

竟然有两个城市的天气预报。同事

告诉我，除了我们所在的城市，另一

个是她女儿读书的地方。原本隔着

千山万水的两座城，在母亲的眼里

也可以变得很近很近，近到足以并

排放在手机屏幕上，近到能够装进

一颗心里。

□□ 杨龙美以秋的高度

秋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它需

要一段松松垮垮的时间，好懒洋洋

地晒一晒这正好的阳光。它需要

在一个舒适的下午，把已有的收获

打包，然后寄给那些一直陪伴着的

风雨，也寄给一小撮枯萎了的树

木、花草。它知道树木会在来年返

青，花草也会再次鲜艳美丽，季节

的轮回如同一场安排好的舞台

剧。秋现在唱主场，它把春的字幕

打在天空，把夏的火把举在胸前。

它想尽量避开寒冬的侵袭，好营造

出一个刻骨铭心的浪漫氛围。那

些飘飞的片片枫叶，那艳艳的透亮

地红，是秋正在追寻的爱情。

枯萎与美艳并存，这是秋呈现

的景致。枯萎里有疼惜。委婉的

琵琶声，单薄的竖笛，鸟儿飞来又

飞走。一个人面对夕阳站在路口，

他用最深的情，唱一首可以穿透时

间风沙的歌，因为，他笃定，该来的

总会来。

此时的爱情开始向深处延伸，

如潺潺流水，清澈、隽永。

踩着一大片的落叶，不紧不慢

地走，脚下是别样的抒情，别样的

咏叹。多么含蓄，多么深情，多么

坚实！

秋的天地一望无际，秋的悲情

与喜念糅杂在一起。秋使一个人

变得深沉，秋让平凡的生命，有了

轻重承接的定力。

秋写下的是一本巨著。它写

消亡，写等待，写重生。它写伟大

与渺小，写浩瀚与细微。它写一段

光阴里的黑白交替，写一个人的青

春留下的最后的激情。它写大地

的丰盈与荒凉，写天空的高远与乌

云的压迫。

一个人已经把秋坐实了。他

是儿子是父亲，是甩开臂膀的弄潮

儿，是用一根根掉落的灰白发丝换

来精神馈赠的，仰天长歌的智者。

他的秋天，菊花盛开在后花园，他

梦的长廊挂着粒粒饱满的紫葡萄。

秋的夜越来越深厚了。月光

敞开朦胧的帘子，思念的秋水在湖

里悠悠自成涟漪。秋把一个愁字

挂在耷拉着脑袋的柳枝上，柳枝的

衣衫换了一半。

夜深处，梦的影子被隐隐约约

的琴声绊住。春天走得太急了，它

把一粒红豆放在襁褓里。秋该把

它送给谁呢？

秋天的杨树穿着一袭黄衫，使

人想起幸福的黄手绢。一大片的

杨树林就是金黄一片的黄手绢，它

们像波涛汹涌的浪涌进你的眼

前。那是诗意的浪，幸福的浪，那

是一个人爱的最炽烈的渲染。

秋不再萧索了，秋的交响乐千

回百转。蓝天白云是知音，高山流

水来助兴。秋把厚重刻进大地的

深处，也融进一个人思想的深处。

秋不用浓妆艳抹，它是本色上

场，好似一半海水对弈一半火焰。

秋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它借风

的手把大地清洗了一遍。秋风扫

落叶，越扫越清爽，连蓝天也跟着

澄澈了起来。

秋看到风在转向，它顺着来路

追寻过去的记忆，那些遗漏的穗粒

正在沉睡。秋给一段跌宕起伏的

故事收尾。从前的事情太久远，它

也要枕着月色慢慢回想。

■■ 唐鸿南（黎族）

三江源的流向

还有什么可说的

神话也流出来了

传说也流出来了

三江源的气概

也长满了结绳记事

一条流成山的体魅

一条流成水的性格

一条流成林的形象

滚滚而来的三江水脉

汇流成一道道水系的

原声

总被那些无形的土方

言封存

有的被载入经纶

有的被黎话传颂

有的被江水转动

然而，他们最期盼的

还是要回家

回到五指山脚下

回到袍隆扣身边

回到三江源头

回到最初生命里

茫茫雨林

（外二首）

告诉一棵槟榔树

槟榔树啊，槟榔树

请你压住我的头顶吧

你就这么一个圆圆的

果实

把大片大片的森林地

绿

结下那么多雨林的秘

密

我的天空

立刻在你的脚下

铺满蓝天和流云盎然

过去太多太多难言

的尾巴

竟然被你，三月

那般的温度染红

无须让我告诉我的同

胞

无须让我告诉我的恋

人

你所有要说出来的情

话

我不一定需要告诉所

有的人

关于老家那块小小的菜园子，

已经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的母亲，

有着许多美好的愿想，它打发着母

亲许多寂寂无聊的时光，也慰藉着

她的一腔切切思乡情。

今年暑假来福建小住的母亲，

晚上睡觉前与我闲聊时说得最多的

就是她的菜园子。“我那菜园子多好

啊，我是真的不舍得让它荒着啊。”

母亲说起菜园的语气与神色是

那么的生动，带着满满的孩子气的

自豪与炫耀，却又透着苍老的无奈，

与深深的想念。

母亲心念着的那块小菜园我是

知道的，也无比熟悉。它就在老家

房子的附近，前依水塘，背临大路，

位置是真正的好。那儿原本是块荒

废着的坡地，上面积满了碎石玻璃

和瓦片，也长满着杂草和荆棘。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分田到

户，一家三口人分到三份田地，母亲

勤劳能干，交完税收后一家人的温

饱是完全无忧的。母亲还会动着心

思种时蔬，更换着餐桌上的小菜。

但是，随着两个妹妹和小弟的出生，

家里的菜地很明显不够用了，青菜

渐渐供应不够。

正是这时候，母亲看中了那块

荒废着的坡地，坡地临着水塘，水源

不愁。母亲鼓动父亲与她一起开荒

的理由很充足：别看坡上都是石头

玻璃的没长相，但那地是块肥地，看

那些草的样子就晓得了。

抵不过母亲三天两头的念叨，

父亲终于同意与母亲一起开荒整菜

园子了。说的时候容易，做起来却

并不是件轻松的事。那段日子，

父母每天忙完田地的活，做完家

里的事，就开始到坡里那儿，除杂

草，砍荆棘，捡起玻璃石头一筐一

筐地挑走。然后就开始松土，整成

型，围篱笆——防止邻居的鸡鸭进

菜园子吃菜。

母亲是个极勤劳的人。菜园子

离家近，只要家里的事忙完了，稍有

点空闲，母亲就跑到菜园子里忙碌

起来，容不得菜园子里有半点杂

草。所以，在母亲的小菜园子，是绝

对不可能出现陶渊明诗中所写的

“草盛豆苗稀”的情形。

小小的菜园子，总是被母亲种

得满满当当的，不仅家里饭桌上的

青菜日渐丰足起来，我们解馋的零

嘴也一并多了起来。母亲种上了西

红柿，还种上了西瓜和香瓜。西红

柿可以当蔬菜，但更多的时候是被

我们当水果吃了。西瓜和香瓜就更

不用说了，它们是炎热的暑假里，我

们随父母亲一起下田地干活的最大

动力。

后来随着我们长大，陆陆续续

离开了故乡，母亲不需要种许多

菜了，她将其他的菜园子改了种

油菜小麦，只留了那块小菜园专

门种时蔬。

再后来，父亲辞世，我们不放心

母亲一人独自在家，由小弟接母亲

到常州和他们一起居住。离开老家

的前几天，母亲就在操心着小菜园

的归宿，那种操心与不舍，就像在为

自己的孩子找个满意的婆家。最

后，直到将菜园子托付给一贯与她

要好，和她一般勤劳的大嫂，方才放

心，安心和小弟去了常州。

只是，如今大嫂也要离开故乡

到上海生活了，母亲的那个小菜园

子终究还是没有逃脱闲置荒芜的命

运，牵动着远在他乡的母亲的心。

小菜园成了母亲的挂念，成了

母亲挥之不去的乡愁。

母亲的菜园
□□ 胡美云

天涯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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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家事

铜锣声声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就开始怀念你

那些遥远，而又

没有遥远的铜锣声声

就是母亲劳作归家的

叮咛

就是父亲守看山兰的

梦想

就是我小时咿咿呀呀

的呼唤

你就是这样漫天地飞

舞

闯进森林密布

你还会

告诉每个山人

告诉每片树叶

告诉每条河流

告诉每滴酒液……

铜锣声声 声声铜锣

就是黎人的亲兄弟

就是黎人心心念念的

祈祷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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